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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东政治

伊朗对外行为的战略文化分析

田文林

摘 要: 伊朗作为中东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，能够在错综复杂的险恶环境中不断壮

大，与其独特的对外行为逻辑及其背后的战略文化密切相关。具体而言，波斯民族具有

民族自豪感与悲情意识相互交织的双面性格; 伊朗的国际战略观是谋求实现独立、成为

大国和改变国际秩序的递进式战略; 伊朗的外交风格呈现出“第三方外交”、将国家利

益包装为意识形态以及商人风格浓郁等特点。伊朗正是凭借其独特的政治文化、对外

战略和政治策略，才安然度过诸多激流险滩，并呈现出国力整体向上的发展态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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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曾经指出:“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，否则就不能生存下来，也

不会发展。”①伊朗是文明古国，也是中东最具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之一。自近代以来，

伊朗能够在复杂艰险的外部环境中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，始终未犯颠覆性错误，与

其特定的行为方式有着直接关系。因此，剖析和总结伊朗对外行为的基本特征和逻

辑，挖掘其对外行为的战略文化根源，有助于中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伊朗对外政策，

妥善处理中伊关系。

一、民族自豪感与悲情意识相互交织的双面性格

民族自豪感与悲情意识的相互交织构成了伊朗波斯民族的双面性格。波斯民

族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，这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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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波斯民族历史辉煌悠久。伊朗自诩波斯文明“比历史还要古老”，最早可

追溯到公元前 3000 年前建立的埃兰王国。波斯帝国( 前 550 年 ～前 330 年) 则是人

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帝国。大流士一世时期( 前 522 年 ～前 486 年) ，波斯帝国东

起印度河流域，西至巴尔干半岛，北起亚美尼亚，南至埃塞俄比亚，包括 70 个民族，

5，000 万人口，以及近 7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。① 大流士自称为“万王之王”、“宇宙

四方之王”。居鲁士自称为“伟大的王、众王之王、各国之王”。波斯帝国的官僚体制

对后来的罗马帝国、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均产生过重要影响。此后的萨珊王朝

( 224～651 年) 被认为是“第二个波斯帝国”，萨法维王朝( 1502 ～ 1736 年) 同样疆域

辽阔。伊朗自视为“世界文明的中心”和“宇宙的支点”。伊朗人对其辉煌的历史，特

别是波斯帝国津津乐道。巴列维国王曾说过: “欧洲人把饭撒在地上用手抓食的时

候，伊朗人已经用勺子和刀在雅致的绘有图案的器皿里用餐了。”②在其执政时期，伊

朗曾举行纪念波斯帝国成立 2，500 年的大规模庆典活动; 波斯波利斯( 波斯帝国首

都) 符号频现于伊朗日常生活装饰和文学艺术作品中; 伊朗人每年隆重庆祝的“春

节”( 诺鲁兹节) 就起源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; 伊朗人将“海湾”称为“波斯湾”，体

现了一种地缘政治的优越感。基辛格认为，伊朗的国家性格来源于波斯帝国。波斯

帝国广阔的疆域、灿烂的文化、成熟的国家治理机构、强大的军事力量，使伊朗人具

有极强的民族优越感。③

第二，波斯种族独特。波斯人属于雅利安人种，与阿拉伯的闪族血统相差甚大。
“雅利安”( Arian) 本意是“农夫”，后来引申为“高贵的人”或“贵族”之意。“伊朗”在

波斯语中的意思就是“雅利安人的国家”。伊朗人自觉高人一等，他们讥讽阿拉伯人

是“吃蚂蚱的人”，对西方国家也不以为然。即使在巴列维时期，伊朗也未用欧美人

名、地名作为商品或商店名称。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，伊朗自认为占据道义高地，文

化优越感更加强烈。“相对于邻近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，波斯人世界观的核心就

是傲视群雄的优越感。”④

与此同时，波斯民族还具有深刻的悲情意识，具体表现包括以下两个方面:

首先，饱受外族欺凌使伊朗具有强烈的受害者意识。伊朗地处东西方要冲，历

史上屡次遭受异族入侵和欺凌。公元前 330 年至前 247 年，波斯人被欧洲的亚历山

大帝国和塞琉西王国统治; 公元 651 年至 11 世纪初，波斯人遭阿拉伯帝国占领和统

治; 11 世纪初至 12 世纪末，波斯人被塞尔柱突厥人统治; 13 世纪，波斯人被蒙古大军

蹂躏和征服;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，欧洲列强，尤其是英俄在伊朗展开激烈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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弈; 二战期间，英国废黜亲德的伊朗国王礼萨·汗，苏联支持阿塞拜疆省和库尔德斯

坦地区闹独立; 1953 年，英美情报机构推翻深受民众拥护的摩萨台政权; 1979 年伊斯

兰革命后，美国对伊朗长期实行遏制政策，两伊战争( 1980 ～ 1988 年) 期间美国偏袒

伊拉克，此后又将伊朗列为“无赖国家”、“邪恶轴心”和“暴政前哨”，并一度将伊朗

列为继伊拉克之后打击的“下一个目标”; 伊核计划曝光后，美国通过暗杀伊朗核科

学家、在离心机植入病毒等手段千方百计加以阻挠; 在当前叙利亚危机和也门乱局

中，美国同样处处与伊朗作对。可以说，伊朗历史上充满了外部干涉、欺凌和威胁，

由此使伊朗人形成强烈的“受害者意识”。伊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反复强调，美国从未

接受过伊斯兰革命，并试图通过支持国内反对派、实行经济制裁、支持以色列和沙特

等伊朗在地区的对手推翻伊朗现政权。①

其次，什叶派教义强化了伊朗的“悲情意识”。伊朗在 7 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

后，被迫改宗伊斯兰教，但其选择了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什叶派教义。什叶派主旋律

就是“受难”和“牺牲”。历史上，什叶派多位宗教领袖( 伊玛目) 惨遭横祸: 661 年，阿

里被政敌刺杀; 680 年，阿里之子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惨遭杀害，其两位继任人也双双

遇害。此后，穆萨、穆罕默德、阿里、哈桑等多位伊玛目都遭下毒暗杀，只有第十二位

伊玛目穆罕默德“隐遁”。什叶派认为，伊玛目是通过殉道救赎信徒，并把侯赛因受

难日定为宗教节日，即阿舒拉节。节日期间，什叶派信徒主动用铁链抽打、残害身

体，借以纪念侯赛因遇难。因历史上长期受压迫，什叶派在其教义中允许信徒为免

遭迫害或危险而暂时隐瞒信仰和身份，即塔基亚( taqiyah) 。什叶派的悲惨经历，与

波斯长期受压迫的心路历程彼此感染，极大强化了伊朗人的悲情心理，尤其在 1979
年伊斯兰革命后，什叶派教义对伊朗国民性格影响更加明显。

总之，在受害者意识和悲情意识的驱使下，伊朗对外界充满戒备，在面临重大问

题时，总是用最复杂的眼光揣测外部强国的意图。② 在伊核问题紧张的十多年间，国

际社会对伊朗的经济制裁，被许多伊朗人视为数世纪以来波斯民族面临政治和教派

压迫的继续，是对伊朗民族和宗教的双重考验。③

总体上看，辉煌与屈辱交织的特殊经历，使伊朗人既自傲又敏感，形成渴望获得

外部尊重、同情弱者、高度敏感的民族心理。④ 熟悉伊朗的人都说，伊朗人说话曲折

委婉，有六七层深意，还会有意掩饰，很难了解其真实意图。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中

表现为伊朗人穿西服，但拒绝打领带; 能说外语，但正式场合宁愿用波斯语翻译; 在

重大问题上，习惯用最复杂的心理揣度外部强国意图。例如，在伊朗核问题上，宗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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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袖哈梅内伊认为，西方炒作伊核问题，目的是颠覆伊朗现政权、防止伊掌握现代科

技能力; 在“伊斯兰国”组织的问题上，伊朗认为其之所以能发展壮大，是美英和以色

列暗中支持，目的在于加强中东的军事存在，分化伊斯兰世界。

二、逐层递进的国际战略观

荣辱交加的历史经历、艰难困苦的现实处境、特立独行的意识形态，使伊朗具有

强烈的全球战略意识，形成依次递进的三大战略目标。
首先，捍卫独立自主是伊朗国际战略的基本目标。
伊朗人极为珍视独立自主，为捍卫独立自主不惜代价和牺牲。历史上，伊朗虽

屡遭外族欺凌，但仍基本保留了身份认同、文化自豪感和独立世界观。可以说，波斯

民族是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保持文明延续性的民族。“伊朗不是一个新兴国家，

也不是西方影响的产物。作为一个主权国家，它拥有许多世纪，确切地说有几千年

的独立主权的存在和强烈的文化认同感。”①

此外，伊朗的宗教文化强化了伊朗不畏强敌的民族性格。琐罗亚斯德教( 拜火

教) 主张善恶二元对立，光明与黑暗相互制衡，认为经过长期斗争，善良最终会战胜

邪恶。② 什叶派教义也主张，在“伊玛目隐遁”情况下，没有哪位君主的统治完全合

法，因而带有强烈的反暴政、反强权、反传统意识。③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，“独立自

主”成为伊朗外交的首要目标。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提出“不要东方，不要西方，只

要伊斯兰”; 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批评巴列维国王是西方代理人，④强调当前伊朗

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反对寻求和接受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、维护国家完全独立和领土

完整、捍卫所有穆斯林的权力、不与列强结盟、与非敌对国家建立和平对等关系的基

础上，认为伊朗必须实现自强，否则将会被埋葬和蹂躏; ⑤伊朗实现自强不能单靠武

器，还需要强大的经济、文化和知识。⑥

为确保伊朗的独立自主，哈梅内伊提出了“抵抗型经济”战略，强调伊朗必须依

靠自身经济实力才能提高经济水平，反对依靠外力发展经济; 他还把经济领域比作

“战场”，提出了“经济圣战”的主张。他指出，科技进步、自力更生和政治独立存在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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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关系: 科技进步有助于自力更生和经济自立。伊核计划就是伊朗实现独立自主的

科技体现。在核研发过程中，部分核物理学家最初建议伊朗从国外进口核材料，而

不是自主提炼浓缩铀，因为这样可以节省数十亿美元。但哈梅内伊坚持认为，伊朗

应建立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。① 伊朗谋求掌握核技术，同样有摆脱美国武力威胁、
实现独立自主的考虑。而西方国家阻止伊核计划，目的就是阻挠伊朗获得先进技

术，使伊朗处于落后状态; 美国借伊核问题生事，就是要削弱乃至压垮伊朗政权。内

贾德曾指出，“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，美国就会提出人权问题。如果人权问题解决

了，他们可能又提出动物权问题。”因此，伊朗一旦在核问题上示弱，美国必然会迫使

伊朗作出新的让步。哈梅内伊坦承，伊朗为实现政治独立、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尊

严，会付出一定代价，但这种付出完全值得。②

其次，实现大国抱负是伊朗全球战略的阶段目标。
波斯帝国的辉煌历史，激发了伊朗人“再创辉煌”的信念和奋斗目标。每一代伊

朗人都深受其悠久历史、辉煌文明，以及赫赫有名的帝国权势的感染。伊朗人深信，

他们的国家将会重新成为地区大国; 伊朗历来将自己视为地区的天然霸主。③ 与此

同时，伊朗本身具备成为地区大国的先天条件: 领土面积位列中东第四( 164．5 万平

方公里) ，人口数量居中东第二( 2014 年为 7，759．8 万) ，油气分居世界第二和第四。
丰富的资源、潜在能力和勃勃雄心，使伊朗成为中东地区的支配性国家。④ 中东问题

专家巴瑞·鲁宾认为，“伊朗是当前中东唯一的地区大国，因为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

能配得上这一称号”⑤。近年来，卡扎菲和萨达姆政权两大劲敌垮台，阿拉伯世界整

体影响力下滑，令伊朗所处的地缘环境日趋优化。2011 年中东剧变后，埃及、利比

亚、叙利亚等国陷入反复动荡乃至长期内战，伊朗则政体稳固，相对实力明显提升。
2015 年 7 月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及 2016 年 1 月美欧解除对伊制裁后，伊朗长期

被压制的潜力有望强力释放。可以说，伊朗的地缘环境正处于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以

来最好的历史时期。一项针对中东十国精英层的民调显示，绝大多数人认为，未来 5
至 10 年，伊朗将是中东最具影响力地区大国，充当地区大国的自信心明显增强。“作为

波斯帝国遗产的继承者，伊朗将像 2，500 年前的薛西斯的军队那样奋力向前。”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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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伊朗始终具有大国抱负，并日益强烈。早在巴列维王朝时期，伊朗就以

“海湾宪兵”自居。伊朗的空军和海军相当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空海军的总和，陆军相

当于伊拉克和沙特两国之和的两倍。巴列维自视为居鲁士衣钵传人，1976 年修改历

法，废除伊斯兰教历，以居鲁士缔造波斯帝国的年份为元年，试图建立“第三波斯帝

国”。他多次表示:“我要将伊朗建设成为继美、苏、英、法之后的世界第五强国，同时

我们的军队也将发展壮大成世界第五大军事力量。”①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，伊朗转

而“输出伊斯兰革命”，借以重塑地区秩序，实现大国目标。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自

称是“伊斯兰世界和受压迫人民的领袖”，暗示伊朗将跨越疆界，推动伊斯兰世界的

联合; 哈梅内伊在其官方网站直言，他更愿意“作为穆斯林的最高领袖，而不是伊朗

的最高领袖”②。
近年来，伊朗影响力已扩至中东大部地区及中亚、南亚、高加索部分区域。伊朗

发展核计划，旨在将掌握核能力视为提升自豪感、挤入大国行列的“通行证”。伊朗

统治集团认为，伊朗不仅需要有强大的军队和先进的军备，更需要核武器，拥有核武

器伊朗才能进入大国俱乐部，才能真正威慑以色列，才能区别于阿拉伯大国和其他

伊斯兰大国，才能实现振兴波斯，使伊朗重新实现强国之梦。③ 伊朗前总统哈塔米直

言:“我们想变得强大，强大就意味着拥有先进的技术，而核技术则是所有技术中最

先进的。”哈梅内伊还将“核工程”称作伊朗的“必需品”。
最后，变革现行国际秩序是伊朗全球战略的终极目标。
伊朗自视为全球重要的一极，但长期遭外部大国欺凌、孤立和遏制，使伊朗对现

行国际秩序充满怀疑、戒备和蔑视。伊朗人从道德视角出发，倾向于将世界分为相

互对立的“强者与弱者”、“压迫者和被压迫者”，并以被压迫者和挑战者自居。1979
年伊斯兰革命不仅是反抗君主制，也是反对美国及其在中东的代理人的运动。霍梅

尼曾呼吁:“全世界的逆来顺受者啊，奋起吧，把你们自己从恶毒的压迫者的魔爪下

拯救出来吧。全世界各国的穆斯林啊，从你们那无所顾忌的沉睡中苏醒吧，把伊斯

兰教和伊斯兰国家从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吧!”④哈梅内伊将“进

步的伊斯兰伊朗模式”与西方的“专制发展模式”进行对照，强调伊朗的基本目标是

“创造一个新的伊斯兰文明”。他在公开演讲中称，“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日薄西

山，尽管其拥有巨大财富，却无法实现社会公正。资本主义阵营迟早将会消亡”⑤。
哈梅内伊将 2008 年欧美金融危机、“占领华尔街”等事件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终结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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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兆，“我们现在已能听见西方自由民主制体系崩溃的声音”。① 哈梅内伊还将中东

剧变称为“伊斯兰觉醒运动”，即 1979 年伊斯兰革命的继续。伊朗渴望现行秩序垮

台的心态可见一斑。
基辛格在《世界秩序》中概括了伊朗的革命性国际秩序观: 现代国际关系以威斯

特伐利亚原则为基础，该原则的基础本身就是错误的，因为“国家间关系应以宗教为

基础”，而不是遵循国家利益的原则; 20 世纪的中东版图是“帝国主义”的错误产物，

“专制利己统治者”人为地将伊斯兰社会分裂、创造出独立国家; 中东及其他地区，所

有当代政治制度都是“非法”的，因其“没有建立在神法基础上”; 伊朗从未将民族国

家视为合法实体，而是将其当作工具，以开展更广泛的宗教斗争; 认同赛义德·库特

卜描绘的“伊斯兰将重建秩序并最终主宰世界的图景”，所有穆斯林将组建一个国

家; 伊朗有责任为所有穆斯林的团结和友善制定总体规划，引领伊斯兰世界在政治、
经济和文化上的团结。②

由于不认可现行国际秩序，伊朗屡屡做出挑战现行秩序的惊人之举: 1979 年，伊

朗公开占领美国驻伊使馆，劫持人质 444 天; 1983 年，伊朗参与制造美国驻贝鲁特兵

营爆炸事件; 1989 年，伊朗判处侮辱先知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等。当前，伊朗对现

行秩序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: 一是试图突破发展核计划的法理束缚，抨击《核

不扩散条约》的不合理性，主张第三世界国家分享核技术; 二是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

法性，要求建立没有以色列的中东，借此树立中东地区秩序革命者形象; 三是挑战以

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体系。哈梅内伊认为美国历来是“全球傲慢大国”、“霸权国

家”，几乎在每个场合都使用轻蔑用语批评美国。近年来，伊朗放弃用美元结算石油

交易以削弱美元霸权，还一度主动联络委内瑞拉、朝鲜、古巴、叙利亚等国，试图“联

合反抗帝国主义”。鲁哈尼上台后，伊朗外交锋芒有所收敛，但伊朗国际体系观的本

质仍未改变。
总体来看，伊朗逐次递进的国际战略具有两面性: 受压阶段以凸显战略的进步

性和合理性为主; 一旦得势，易“得意忘形”，凸显负面性和破坏性。当前的伊朗仍是

国际体系中的“正能量”，其反美反霸立场有助于世界多极化，尤其在美“战略东移”、
对中国制衡与挑衅增多的背景下，伊朗是为数不多能将美“拖在中东”的战略牵制

力量。

三、精明大胆的外交风格

伊朗只是中等国家，实力似强实弱，且外部处境总体险恶，因此伊朗外交政策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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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策略，外交风格独树一帜。哈梅内伊称，伊朗外交方针路线建立在三项原则之上，

即尊严、智慧和利益。下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伊朗的外交风格。
( 一) “第三方外交”
伊朗长期处于强权争霸的夹缝，渴望独立自主，又缺乏自我保护能力，由此形成

“第三方外交”的传统。“第三方外交”有两层含义: 一是维持大国平衡，反对“一边

倒”，避免“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”，目的是保持自身独立性和回旋空间; 二是充分

利用或制造大国间的矛盾或分歧，实现“以夷制夷”。在外交实践中，伊朗在面临两

大对立强敌争霸威胁时，往往以出让部分国家权益( 如石油开采权等政治、经济和军

事特权) 为诱饵，引入一个地理上远离伊朗、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力量，在均势平衡

中维持自身生存。萨法维王朝和恺加王朝时期，奥斯曼帝国是伊朗最大的敌人，因

此伊朗引入北方强邻俄罗斯，试图“联俄制奥”; 当面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双重压

力后，伊朗又引进英国势力，以期“联英制约俄奥”; 此后，为摆脱英俄两大强邻威胁，

伊朗先后引入法国、美国和德国势力。二战期间，正是在美国压力下，英苏先后从伊

朗撤军。① 在近些年的伊核博弈中，为平衡和牵制美国，伊朗曾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

大国( 欧盟、俄罗斯、中国、日本、印度等) 拉进伊朗市场，将自身安全与大国能源需求

进行“利益绑定”。2015 年 7 月，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签署后，伊朗继续深化与美国之

外的其他大国间的经贸合作，借以松动美国主导的制裁体系，实现经济解困。
( 二) 善于将国家利益包裹进意识形态

伊朗是波斯 /什叶派国家，实行教士治国，在中东明显是少数派。② 同时，伊朗不

认可现行国际和地区秩序，认为其迟早要被取代和推翻，但自身势单力孤，无力与美

国及其中东盟友公开对抗。为变被动为主动，伊朗特别注重抢占道义、法理和舆论

制高点: 霍梅尼“输出革命”，哈塔米倡导“文明对话”，内贾德屡放硬话③，哈梅内伊

在公开场合屡屡抨击美国和以色列。伊朗打意识形态战，目的是先声夺人，从心理

上控制地缘政治对手。
但在实际行动中，伊朗则小心谨慎，善于审时度势。哈梅内伊多次强调，伊朗外

交要有“英勇的灵活性”，“当摔跤选手与对手较量时，出于技术原因显示的灵活性，

是为了让他别忘记对手是谁”。④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，伊朗曾向邻国“输出革命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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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遭遇抵抗后明显放缓。① 两伊战争期间，伊朗从未袭击过支持伊拉克的沙特等国

目标，目的是试图使沙特民众从反伊朗转向反美反以。② 在伊核博弈中，伊朗曾炫耀

武力、威胁退出核不扩散机制，但始终保持“斗而不破”; 伊核协议达成后，伊朗始终

坚持反美，反对与美关系正常化。在地区问题上，伊朗在过去 250 年中很少向邻国发

动战争。③ 二战结束以来，伊朗尽管在巴以问题上一贯高调，但从未参与中东战争。
有分析称，伊朗敌视以色列，是试图主导逊尼派占多数的中东地区而采取的一种战

术策略。④ 伊朗外交依托的是权力政治，而不是救世主般的意识形态，⑤其外交出发

点是“高大上”的意识形态，落脚点却是本国利益。有人将伊朗这种做法概括为“全

球性思考，地方性行动”⑥。相反，伊朗在地区扩张影响，更多通过扶植代理人等间接

和迂回战术，如支持伊拉克什叶派势力、叙利亚巴沙尔政权、黎巴嫩真主党、也门胡

塞武装等。这既能确保伊朗的地区影响，也可避免消耗国力，防止公开对抗。2015
年 3 月，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，但伊朗并未进行实质性的军事介入。2015 年 4 月，

哈梅内伊称，伊朗从未侵略也不想侵略任何国家。⑦ 基辛格认为，伊朗是机敏、激进、
灵活的“两面派”: 一面想推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，一面却娴熟运用现代外交的基本

原则，通过加入联合国等国际制度体系捍卫自身权利，利用国际体系保护自身利益。
在中东，伊朗一面与地区国家建立外交关系，一面却暗中支持黎巴嫩真主党、伊拉克

“迈赫迪军”等反政府力量，意图扩大自身影响，颠覆这些国家的政权。⑧

需要指出的是，从民族和教派的角度看，伊朗在中东都是少数派，但伊朗在地区

事务中招摇高调，很容易遭到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的忌惮和围堵。1979 年伊朗伊

斯兰革命后，伊朗曾向沙特等邻国“输出伊斯兰革命”，导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，沙特

专门成立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防范伊朗。2016 年 1 月 2 日，沙特处决什叶

派教士尼米尔。这本是沙特的国内事务，伊朗对此却反应强烈。伊朗最高领袖哈梅

内伊扬言要对沙特进行“神圣的报复”，伊朗民众甚至纵火焚烧沙特驻伊使馆。这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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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激言行最终刺激沙特直接与伊朗断交，并带动巴林、苏丹、索马里、科摩罗等国与

伊朗断交，阿联酋、卡塔尔、科威特等则降低与伊朗外交等级或召回大使，巴林外交

大臣还指责伊朗对整个地区的威胁堪比极端组织“伊斯兰国”。① 这种外交战显然使

伊朗得不偿失。
( 三) 精明的商人做派

波斯商人素有经商传统，他们以苛刻与精明著称，只有别人几乎不赚钱甚至赔

钱时，他们才认为自己赚了。这种锱铢必较的商人传统和行事风格，在伊朗的对外

行为特别是外交谈判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在对外行为中，伊朗人总是千方百计地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，使其很大程

度上存在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的倾向，容易因小失大。在能源合作领域，

伊朗始终坚持条件苛刻的“回购合同”模式，外来投资者近乎无利可图。即使近些年

面临严厉制裁，伊朗仍毫不妥协，致使外企参与伊油气开发热情不高，导致伊朗能源

开发资金短缺，设备落后。
伊核问题博弈是另一个典型例证。伊朗核问题历时 12 年，在此期间，伊朗曾寸

步不让，顶风推进核研发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核循环体系。但因难以承受制裁压力，

最终于 2015 年 7 月同西方达成核协议，主动削减核能力以换取制裁解除。这种做法

表面上使伊朗外部制裁解除，经济投资环境大为改善，但实则是伊朗赢得了眼前，却

失去了长远。在美国接连针对阿富汗、伊拉克、利比亚等国发动地区战争的背景下，

伊朗面临的最大威胁实际是安全问题。2003 年，伊朗顶着巨大的外部制裁压力，至

少花费 4，000 亿美元进行核研发，绝不仅仅是“和平利用核能”这么简单，而是要研

发自己的“撒手锏”，即制造核武器。当年美国在中东气势最盛时，曾屡屡威胁用军

事手段解决伊核问题，但伊朗仍不为所动。当前，美国面临在中东软硬实力明显受

损、急于围堵中国、恢复国内经济等多重考验，通过战争手段遏制伊朗核计划的可能

性已趋近于零。同时，奥巴马上台后屡屡主动向伊朗领导人伸出橄榄枝，谋求缓和

伊核问题与美伊关系，从侧面表明美国已日渐丧失对伊主动权。换言之，美国最虚

弱时，也是伊朗核计划破茧而出的“最佳窗口期”。然而，在这一关键时刻，伊朗鲁哈

尼政府却体现出“账房先生思维”，为缓解眼前的经济困难最终选择了“以限制核能

力换取解除制裁”的低风险办法。根据核协议，伊朗将离心机数量减少三分之二，浓

缩铀数量减少 98%，改造阿拉克重水反应堆。如此一来，伊朗此前花费上千亿美元

代价获得的核成就所剩无几。更重要的是，伊核计划被视为伊朗民族尊严和凝聚力

的象征，现在该计划因经济压力遭到削弱，看似获得了切实好处，实际打击了伊朗民

族的精气神。根据核协议，伊朗以限制核能力换取西方解除制裁，但伊朗是否已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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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“Iran Threatens Arabs as Much as Islamic State Says Bahrain，”The Jerusalem Post，October 31，2015，

http: / /www ．jpost．com /Breaking-News / Iran-threatens-Arabs-as-much-as-Islamic-State-says-Bahrain-430602，登录时

间: 2016 年 1 月 19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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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协议，需要国际社会事先认证，这无形中已经将伊朗置于被审判的被动地位。
伊朗外交可能因此日渐“审时度势”，难再有昔日的硬气，甚至日趋走上当年伊拉克

和利比亚曾经走过的道路。
同时，伊朗在外交谈判中惯用拖延战术。伊朗人对谈判极有耐心，常借故推迟

批准已签订的国际协议，以达到预期目的。在核问题上，伊朗政府早在 1968 年“核

不扩散条约”( NPT ) 诞生当年就签署该条约，但直到两年后伊朗议会才批准; 2003
年，伊朗政府签署《核不扩散条约》附加议定书，但伊朗议会至今未批准。① 伊核谈判

历时 12 年才修成正果，英国《卫报》称这实际是对耐力的考验。即便各方最终达成

核协议，也并不意味着该问题已经彻底解决。基辛格认为，伊朗在核问题上采取的

策略是，把紧张局势缓和到足以解除制裁的程度，但同时继续保留相当规模的核基

础设施和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，以便晚些时候继续推行它的武器计划。② 需要指出

的是，拖延战术固然使伊朗从中受益，但一味拖延也使伊朗易错失机遇，进而面临更

大麻烦。

四、结语

伊朗对外行为特征和逻辑是特定的历史、地理和文化境遇的产物。可以说，伊

朗正是凭借其独特的政治文化、对外战略和政策策略，才安然度过诸多激流险滩，并

呈现出国力整体向上的发展态势。21 世纪以来，中东地区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已发

生三波“地缘政治地震”，伊朗均从中受益，加快了自身在地区崛起的进程: 第一波是

2001 年和 2003 年美国先后推翻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，“帮助”伊朗摆脱两面夹击处境;

第二波是 2011 年中东剧变导致埃及等部分国家政权垮台，沙特等国虽保住政权，但维

稳成本大增，土耳其外交则“先赢后输”，处境越发孤立，唯有伊朗政权稳固，地区影响

力显著提升; 第三波是 2014 年极端组织“伊斯兰国”的兴起，使中东主要矛盾由“防扩

散”转向“反恐”，伊朗由“防扩散”中的防范对象，变成国际“反恐”合作倚重的对象。
伊朗逐次递进的国际战略在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的效果。目前，伊朗仍是国际

体系中的“正能量”，其反美反霸立场有助于世界多极化，尤其在“伊斯兰国”组织肆

虐、美国“战略东移”并对中国挑衅增多的背景下，伊朗是为数不多可以倚重的重要

战略力量。2016 年 1 月，中国与伊朗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在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

设中，伊朗更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。在此背景下，深化中伊战略合作内涵

势在必行。

( 责任编辑: 李 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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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②

赵伟明、杨明星:《论伊朗“第三方外交”的理论与实践》，第 42 页。
［美］亨利·基辛格:《世界秩序》，第 209 页。


